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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城市 里零距离 ,凝聚力

好了，村庄才开始逐渐打破自身“萧条、衰败”的固有印象，

有了生机。留在农村的村民，生活有了归属感；在外打拼的年

轻人，也纷纷返乡淘金。通过近年来的实践，“田园综合体”“自

治与共治”的乡村治理新路子，正在上海远郊遍地开花。

金山区枫泾古镇是 4A 景区，往年春节，这里接待近 11 万

人次的游客，而离古镇不到六公里的新义村却是出了名的“穷

村”。2018 年，新义村锋芒毕露打造了天域·新义田园综合体，

项目运营一年多，闲置猪圈改造后的九栋江南水乡小屋，不仅

盘活了农村用地、拉来了产业、吸引了创客，更让新义村民们

的腰包鼓了起来。

新义村普通农民唐亚英和丈夫陆林华，靠着出租闲置房屋，

每年可以增收一万多元；原先在郊区经商的村民孙希洲回来了，

他的协作社与上海市农科院共同协作，在新义村种下了 10 多

个黄桃新品种；大学毕业生陆华辉也回来了，与四位同伴携手

创立了上海辉灿果蔬协作社，业绩最好的时候，平均每天销售

有机黄瓜可达 3000 公斤以上。

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“双肩挑”的尤利明少不了感慨，

“要不是当年狠抓环境整治，贴上路面硬化、墙面白化、100%

完成拆违、100% 标准土地流转，扮靓了美丽乡村的底色，哪能

评上‘美丽乡村示范村’，更别提众创入乡了。”

有了产业，有了人才，顶层如何设计与管理也是门技术

活儿。陆铭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一方面要吸纳来自民众的声音，

平衡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；另一方面乡村治理还要提高民众

参与度，把更多资源、服务、管理放到基层，全面推进自治

与共治。

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的“村园联动”正是村民自治的典范。

今年国庆，80 岁的村民陆引华，穿上镇里统一的红色马甲，在

青西郊野公园为游客当起了志愿者：“怎么坐公交？跟我来。”“去

哪儿吃饭？走，我带你去最近的农家乐。”“想拍个视频发抖音？

来，手机给我。”

崇明推行的“叶脉工程”，则充分调动干部与群众的力量，

按照“一格多员、一员多能、一岗多责”的原则，针对治理中

无法照顾到的“细枝末节”打开了新通路。

城桥镇聚训村党支部书记秦秋炜感慨地说：“刚来村里工作，

班子就 4 个人，4 个人要管 1300 多户，怎么管？叶脉工程实施后，

村干部、党员、村民小组长、志愿者、生态养护员全都整合起来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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